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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空中写字的鸟，大概只有大雁吧。它们
“嘎啊、嘎啊”地叫着，将自己铺展在辽阔苍茫的天
空中，御风而行，合力写下“一”或是“人”字，或娟
秀，或粗犷，排列在天空蔚蓝的背景下。

我想我最早认识的，大概就是这“一”字或
“人”字。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深秋，和祖母在院
子里坐着，深秋的太阳将阳光大把大把地倾洒下
来，落在身上，很暖。祖母正在收拾刚拔的萝卜，
其中一些放进土窖里，另一些腌咸菜。

这时候，雁阵出现了。是声音先到达的，“嘎
啊嘎啊”的声音从北方隐隐传来，渐渐地，从模糊
到清晰。

天空被我家的天井框成四四方方的，大雁们
就把字写在这四四方方的天空上。写“一”字的时
候少，写“人”字的时候多。奶奶站起来，仰头望向
天空，把一只手搭在额头上，遮蔽秋阳温和但却刺
眼的光芒，喃喃地说，大雁往南飞了。

我也仰头看。祖母指着天空中的“一”或
“人”字，就说，那是个字，念“一”，或者说，那个念
“人”，然后让我跟着念。祖母大概就只认识这俩
字，因为我上小学后，拿课本上的其他字让她认，

她戴着老花镜看半天，摇摇头，说不认识。然后
笑笑，难为情的样子。

我想祖母认得“一”字或“人”字，大概是她小
时候，她的母亲望着天上的大雁教她认的吧。一
定是。虽然祖母没这样说过。

那个秋天，很多个雁阵从我家小院的上空飞
过。有时是清晨，有时是黄昏，有时在深夜。当雁
阵飞过时，无论祖母在屋里忙着什么，都会立刻放
下手里的活儿，站在院子里，往天空张望。从雁阵
飞来，到雁阵离去，直到天空已经没了任何痕迹，
祖母还会继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保持着仰望的
姿势，很久。

那时，我虽小，但我已经知道，祖母仰望的，不仅
仅是雁阵。当她终于肯落下目光，看向身边的我时，
有时就会说一句，大雁飞过去了，你爹也就快回来

了。那时，爹在南方的一个小城，跟着他一个远房的
堂哥做差事，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家。

祖母把她遥望的目光，让一群群飞过的大雁
们捎着，送到她三儿子那里去了。后来我没问过
父亲，当他看到天空飞过的雁阵时，有没有感受到
祖母深切的目光?

终于有一天，我也离开了村庄，在异乡飘荡。
一个秋日，当我穿越一片山野时，突然听到天空大
雁的叫声，扬起头，看到“人”字的雁阵，便笃定地
以为，它们一定经过了我老家的那个小村庄，心里
顿感无限亲切。

但当我想起无论天空中多少雁阵飞过，那
“一”字或“人”字底下，都不再会有祖母颤颤巍巍
仰望的身影，于是，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那时
候，祖母已去世多年了。

潩水古寨分南寨和北寨，北寨早于南寨，位于
郑州新郑市观音寺镇南端。潩水寨南临许昌的长
葛市，北向郑韩古城，东靠107国道，西部紧临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唐户遗址，潩水寨是唐户遗址的主要
组成区域，是一处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寨村落。

潩水寨因紧临潩水而得村寨名，有数千年的
历史。据史籍记载，潩水古称溵水，后改为姬水，
黄帝时期伐蚩尤统一中原部落后确立了新的图
腾，遂改姬水为潩水。据《水经注》二十二卷注：潩
水源出大隗山（具茨山），东南向流入颍水、淮河。

北寨（潩水寨）是一个四面环河之独立古堡，
其寨高墙厚，墙垛绵延，炮台分设四个寨角，寨门
既“关爷楼”门，是唯一的出入路径。此门楼上面
供奉着集忠、义、勇为一身的“关圣帝君”，故称“关
爷楼门”。此楼门坐北面南，下层是拱洞式建筑，拱
洞上方镶嵌石刻“潩水寨”，上层是翘檐式古建筑。

“关爷楼门”雕梁画栋，关公塑像丈八开外，执青龙
偃月刀端坐门楼正中，关平、周仓分列两旁。沟至
顶，数丈有余，更增加了寨门楼雄、奇、险、神。旁边
还立有两通石碑，一通记述一江西同知为躲避太平
天国运动至此避难的过程。另一通记述潩水寨的
历史（已毁）。中轴线北端与门楼对应的是财神
阁。寨内十字巷坐落着三十八个明、清四合院，东
西巷排列八个门楼，院中有千年古槐。门前的石
狮和“三斗”旗杆彰显着主人显赫的功名与地位。
门楼内悬挂着“文魁”“进士及第”“大夫第”匾额。
《新郑县志》记载，这里是有“新郑巨族”之称的清

朝新郑县内出官员最多的刘氏家族。清朝从刘家
走出的五品官员九个，七品以上官员十九个，其中
有钦差大臣、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道台、知府、
主考、内阁中书、同知、知州、知县等官职。

清朝后期战乱频繁，周边的达官贵人为躲避
兵匪之扰，刘氏姻亲纷纷前来投靠，因寨小不能容
纳，遂在寨外筑房盖屋，一有匪情，大家撤入寨
内。年复一年，房舍日多，人口日众，逐渐与原住
居民连成一片。刘家子孙枝繁叶茂，长工仆人日
益众多，修建新寨已成当务之急，刘家族人就倡议
众人统一组织，利用附近有利地形，重筑一个新
寨，即潩水南寨。

潩水南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赵氏家庭乃名
门望族，殷实富裕，秀才赵松兰深知匪患之重，带
领众人为构筑南寨花费了大量人、财、物，居功至
伟，居东街要冲；路两旁楼房林立，庭院深深，俗称

“老三门”，临街高门楼挂有“德被乡里”匾额，透析
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杨氏家庭富甲一方，清
初即有其先祖杨万成带领家人从长葛南席镇入住
此地，人丁兴旺，财源茂盛，为建南寨立下不朽之
功。遂在西街筑起典雅的四合院二十三处，俗称

“北四门”“南四门”，其华贵程度比刘氏家庭有过
之而无不及。

潩水南寨筑有五道寨门，各有两层拱洞式门
楼，俱青砖建筑。南门石匾曰：“潩水寨”，竖匾上

“乾元”，乾元其意谓：统天，元是乾德之首，指天，指
帝王，这里意指黄帝。东南门曰“永固”，意谓永远

坚固。东门曰“观澜”，意谓观潩水河之波澜美景。
西门曰“景峰”，意谓在此赏陉山之峰胜景。北门曰

“聚星”，“聚星”楼上，供奉的是黄帝，简称黄爷楼
门，也叫黄帝祠，距北门外黄帝口不足三百米远。

寨门两边是高大的土寨墙，数丈有余，有墙
跺，四周筑有青砖炮台，安放滚木礌石，配有铸铁
土炮和抬枪，置专人司守瞭望。寨内有黄帝祠、文
昌阁、财神阁、眼明堂、关爷庙、观音庙、土地庙等
遗址。寨外向西南不足二里地还有一座清朗寺。
寨中以十字街为中心，分东、南、西、北四道主街，
沿街商号林立，房舍参差，买卖兴隆。主要商号有
晋升恒、广泰源、益泰谦、延龄堂、葆和堂、馥源湧、
域源、义顺和、福聚楼酒店、美孚洋行等。潩水寨
每日早有集市，每年还有四次古庙会。这里为人
民提供了民品交易和生活便利。清朝至民国，这
里是新郑县南部、长葛北部、禹县东部重要的人
流、物流、商业贸易、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潩水寨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是
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寨堡。在抗日战争
期间，中共新郑、禹县、长葛抗日救亡联络处曾设
在潩水寨内。

如今，古寨仅剩下部分寨墙、寨门遗址和少部
分古建筑遗址。每当我回家探亲，看潩水寨的发
展和变化，走近部分复建的寨门楼和寨墙，看到省
历史文化名村的牌匾，时有兴奋，但再也找不到青
华爷家在西街的青砖蓝瓦门楼和门前青石板街道
的感觉。

男左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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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是最好的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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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根周

郑州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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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一隅，一男一女，相聊甚
欢。他们一直不停地说着，似有说不
完的话。男子说到兴处，辅以手舞足
蹈，引得女子格格发笑，不时附和。
忽然，男子停了下来，似乎是刚才那
个有趣的话题讲完了，一时又没有
找到新的适合的话题，女子看着男
子，欲言又止。

两个人就这样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又慌乱地把眼睛瞥开，骤然陷入
沉默。仿佛整个世界，都寂静无声了。

男子几次试图再张嘴说话，不
知道为什么，又咽了回去。女子笑
笑，仿佛若无其事的样子。空气中弥
漫着怪怪的咖啡味。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因为
这突然而至的沉默，两个原本聊
得甚欢的人，脸上都露出掩饰不
住的尴尬。

不知道是该说的都说完了，
再也无话可说了，还是忍受不了
这 难 堪 的 沉 默 ， 两 个 人 最 终 起
身离去。

而他们的邻桌，坐着的也是
一对男女，样子既像是一对结婚
已久的夫妻，又仿佛是一对熟稔
的老朋友。两个人品着咖啡，偶
尔说几句话。更多的时候，男的
似乎在发呆，而女的用小勺优雅
地搅拌着咖啡，呷一口，抬头看
着男的，她就那么看着，不说一
句话。男的收回目光，与女的目
光相撞，会心一笑。

他们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也许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也许他们压
根就不是为了找个地方说话的，他
们来，只是为了坐一坐，喝一杯咖
啡，瞥一眼窗外，倘若忽然想到了
什么，就偶尔说一两句话，其他的
时候，他们沉默，各自安静地想着
什么，或什么也不想。他们丝毫没因
为沉默而感到尴尬，抑或沉默，倒是
他们此刻最大的享受。

沉默是最好的试纸。一个人，与
另一个人关系到底有多融洽，或者
有多和谐，不是看他们在一起时有
多少话可说，也不是看他们在热闹
时的表现，而是当他们沉默时，是否
因为彼此的沉默而冷场，尴尬，沉
闷，难受，手足无措，甚至觉得窒息。

有人说，关系的理想境界是什
么？好的关系，连沉默都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不对
视，只是发呆，走神，或各忙各的，各
想各的，却不觉得无趣，也不觉得难
堪，没有不自在的感觉，而是放松，
舒服，坦然，这说明，这两个人若非
亲人，就是夫妻；若非老夫老妻，就
是心心相印的情侣；若非情侣，就是
知己，真正的朋友。

连沉默都让你舒服自在的人，
是真正懂你的人。

我的岳父母，都快 80岁了。他
们在一起厮守了大半辈子的时光。
记得刚退休时，他们整天在家里说
话，似乎要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话抓
紧说完。有时，说着说着，因为观点
相左，还会发生激烈的争执。

现在，他们的话却越来越少了。
一天中，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

在沉默中度过的。他忙他的，她忙她
的，或者，他晒他的太阳，她晒她的
太阳。他们习惯了他（她）就在身边，
却并不一定要说点什么。到了中午
12点，她会从药盒里分好药，一杯是
他的，一杯是自己的。而他已经准备
好了温开水，一杯是她的，一杯是自
己的。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一句话
也没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温开水
一般的沉默。

秋旻不止澄澈
该倒下的都已献祭于刀斧，该归仓的都裹紧了荣

光，该流浪的都绷紧了脚趾，该祈祷的都备好了檀香。
秋旻站在大地上，挥动西风抹去芜杂，派出雁

行呼唤接力。序在其列，各归其位。秋旻铺开金
黄，碧蓝的容颜澄澈万里。

秋色辉煌，秋韵激荡，秋光浩漾。
还有什么在澄澈之上？
一生放进一次秋中，和一次秋中磨洗一生，忽

然从澄澈中联袂而来，顺手碰落热泪两行。
秋叶落秋叶起

又一个早晨在秋叶的旋舞中睁开眼睛。
地上覆了一层。冬青丛里，桂花枝上，蔷薇藤

中。归宿只有方向的一致，归位却有机缘的注定。
只有保洁员一个挥帚人。总是戴着口罩和帽

子，日日操练一遍，秋秋拨弄落叶。走过去，身后
有她独语：落不完的叶，扫不清的地。

我的脚步迟疑了一下。叶落一直没有完吗？
扫掉集叶就是清吗？好像听说她夫已逝而子远

行，行到隔了一重大洋……
临上车前微微回首看了她一眼。她一手扶扫

帚，一手搭凉棚。前方，几片银杏叶飘过栅栏墙飘
过街区门面房,不知去向。

它们归向何处，像谁的心……
谁的心叶投寄于无可投寄，千回复万重，完于

没完，清于未清？
秋气扶摇蒹葭白

这届秋，触目惊心。
这些日子，一回回拿目光辨认，拿不准，我认

不得秋还是秋认不得我。
秋默默，在秋中不徐不疾。为什么低头抬头

的须臾，蓦然发现秋比我小，我比秋老？
是金水河畔的梧桐斑斓了我蓬勃的心旌吗，

是贾鲁河岸的黄栌殷红了我的双目吗，是黄河漫
川的野草荒凉了我回旋不已的热血吗？

在中原的苍茫腹地，我才举笔，便已秋气弥漫：
终于到了秋季。
早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像河流该有一次断

崖而后飞瀑，像蒹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
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气扶摇，蒹葭生白。
好吧，好啊。
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

落的扶摇——
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
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

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擅，谁压根儿就
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
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
匆择地筑巢穴的虫豸。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
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
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溃败？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
驹过隙。只有秋在更深的秋中行经。失心的影
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
信任尘埃如洗的高宇，放下纠葛的林林总总；
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
信任纸鹞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
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

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一个人的晚秋
♣ 范恪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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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林看她说得这么难听，
一下子怔住了。

徐亚男昂着头，说：“我给李
家生了个大胖儿子，我为啥不能
露露脸儿？我就是要让亲戚朋友
们都知道，我给你李家生了个儿
子，你李家有后了！咋？！”

李德林仍然坚持说：“不行就
是不行。”

徐亚男说：“你不让摆酒，我娘
家这一关都过不去！哼，你不让在
省里摆，我去乡下摆。这行了吧？”

李德林迟疑了一下，仍然说：
“不行。”

徐亚男二话不说，上前在孩
子的屁股上拧了一把，孩子哇哇
地哭起来……她抱起孩子，对小
保姆喝道：“跟我走。”

李德林只说了一个字：“你——”
就这样，徐亚男不顾李德林

的反对，径直带着孩子回乡了。
孩子满月这一天，可以说是

徐亚男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天
了。在这一天里，她的头一直高
高地昂着，尊严得到了极大的满
足。后来，徐亚男曾私下里对人
说：她这一辈子，值了。

“满月酒”是托梅陵县委书记

唐明生预订的。由于是唐明生出
面，不光酒水的费用全免，还打了
五折。酒店的老板知道是省长大
人喜得贵子，一直跑前跑后地张
罗，头点得像孙子一样。

这一天，梅陵大酒店门前摆
满了花篮；酒店的一、二、三层全
包了，整整摆了六十六桌。在一
楼大厅右首，靠门的地方，站着徐
亚男，她旁边是抱着孩子的小保
姆。这天，徐亚男是特意化了妆
的：嘴唇鲜红。眉毛是剃了后新
描的，乍一看很浓。头发是新烫
的，波浪式卷着。身上穿着天蓝
色的制服套裙（城市白领们上班
时穿的那种），也像模像样地缀了
一朵红色的胸花。脚下是一双半
高跟的缀有蓝白条纹的软面羊皮
鞋，肉色筒袜，乍一看就像是摆在
橱窗里的模特，很惹眼。她站在
那里，学电视里的样子，两手放在
胸前，摆出了一副接见外宾的姿
态。在她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
摆有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绿呢
桌布，还有笔墨字砚，那是专门给
贺客们登记用的。长条桌两旁，
是两棵高大的“发财树”，桌子后
边，坐着徐亚男的两个弟弟，一个

是旺家，一个是旺才。他们二人
一个负责收红包，一个负责登记。

最先到的，自然是乡亲们。
娘家人，婆家人，沾亲带故的，一
群一群地拥进酒店。娘家村里人
由“老驴脸”带着，“老驴脸”是他
的绰号，他是村长，人们喊习惯
了，都叫他“老驴脸”。“老驴脸”走
到徐亚男的面前，说：“彩呀，哟
哟，打嘴打嘴，男，咱亚男，生龙子
了，不赖。大喜呀！省长没回
来？”徐亚男望着这个在她童年里
曾多次呵斥过她、她见了就打哆
嗦的“老驴脸”，瞬间像是报了一
箭之仇。笑着说：“来了，支书
伯。德林也想回来，我没让他回，
怕影响不好。”“老驴脸”说：“那
是。那么大官，不回来也对。”接
着又招呼说：“都记着，不能再叫
彩了。亚男，咱亚男，是吧？这孩
子，多虎势……”众乡亲围上来，
有的挎着装满鸡蛋的篮子，有的
扛着毛毯，有的提着一串新做的

“虎头鞋”，有的拿着红包……有
叫姐、叫妹的、有喊姨、喊姑的、叫
闺女叫侄女的……夸声、赞叹声
不绝于耳。

婆家人由树山伯领着，也都

拥来了。李树山说：“彩呀，彩呀，
头一眼见你，我就觉得德林找对
人了。还是咱梅陵人啊，一炮就
中。你看生了不是？李家有后
了，大喜大喜！德林呢？这么大
事，咋说也该回来一趟啊？”徐亚
男听他还是“彩呀彩”地叫，心里
很不高兴，可她忍了。说：“树山
伯，咱家里人都来了吧？”李树山

说：“来了。都来了。咱自己的
事，亲一窝，能不来么？”众人拥上
来，有喊小嫂的、有喊弟妹的、有
喊侄媳妇的……有核桃、有红枣、
有花生、有柿饼，一布袋一布袋
的。当然，还有红包。

来贺的第三拨人，是一些做
生意、办企业的。这拨人大多是
本县的、也有从外地专程赶来
的。这拨穿西装、拿手机、夹皮包
的人，徐亚男大多都不认识。他
们来的目的，也就是想让省长夫
人“认识”他们。他们大多想的是

“也许”和“以后”的事情。所以，
他们围徐亚男的时间要长一些，
话说得非常亲近。一个个递上名
片，自称“表兄”或是“表弟”，特别
希望徐亚男能记住他们的脸和名
字……自然，红包也厚。

到了十一点后，才陆陆续续
地，有官员的小轿车开过来了。
李德林得子做“满月酒”的消息，
是梅陵的县委书记唐明生有意无
意传出去的。在市里开会时，他
把消息透给了市委书记薛之恒。
薛之恒开初有些迟疑，说：“这不
好吧。李省长回不回？”唐明生
说：“他夫人没有说。好像……”

薛之恒挠挠头，说：“在县里大酒
店办的？”唐明生说：“是。让我给
安排的。”薛之恒说：“我这老同
学，娶一小嫂子，高兴过头了。你
说，不去不好。可我一个市委书
记，要是去了，免不了让人说闲话
……这叫什么事？”接着，他问：

“别的市呢？咋说。”唐明生说：
“好像，也有人打电话问……”薛
之恒说：“这样，你打电话问一下，
看其他几个地市是咋安排的。中
午时，我去一下，不在那儿吃饭。”
唐明生说：“好。那，市里各局委
呢，通知不？”薛之恒说：“你看着
办吧。”就此，电话打来打去，邻近
的几个市的书记、市长和一些县
里的官员都知道了。

官员们大多是踩着点来的。
十一点半左右，官员们到了。他们
分两拨，一拨是一些地市的市长、
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们，他们
都各自带着办公室主任，一来就跟
徐亚男打哈哈：“小嫂子，祝贺祝
贺。咋弄的，这么年轻，跟十八
样？好，好，孩子多好！跟省长说，
他欠我一顿酒。”尔后，由办公室主
任去后边的长条桌前交上红包。
交上红包后，也不多停，立马就走

了。另一拨则是“农口”的干部。
他们大多是地、市、县的科、局长
们，这帮人多，也不敢太造次，一口
一个“小嫂子”地叫着，送上红包，
说几句祝福的话，匆匆来匆匆去，
也不吃饭。徐亚男最喜欢听的就
是这句“小嫂子”，只要有人叫她

“小嫂子”，她即刻眉开眼笑。她
说：“你看，你们怎么知道了？德林
不让说。来的都是老乡……”

最后一个到的，是黄淮市新
任的市委书记薛之恒。这时候，
酒宴已经开始了，整个大堂猜拳
行令声不绝于耳，闹哄哄的，就像
是一个巨大的蜂房。这时，徐亚
男刚坐下喘口气，正在给孩子喂
奶。唐明生陪着薛之恒走进来。
薛之恒打着哈哈说：“小嫂，在我
这地界上，你来办事，也不打个招
呼？”徐亚男说：“谁说没打招呼？
你大书记忙，我给小唐书记说
了。”薛之恒说：“跟他说了不算。
他能当家么？”徐亚男说：“那不怪
我，德林不让说。”薛之恒说：“不
让说你就不说了？下次一定告诉
我。”徐亚男说：“好。这
可是你说的。我有事就
找你，你可别嫌烦？” 30

连连 载载

《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系统论》系2011
年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的结项
成果。经过四年多的研究和后期整理，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面世。

突发事件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受到中央
高层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该书通过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处理突发事件的历史
回顾，对近年来发生的系列典型案例调查研究，
对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访谈，获取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内容真实丰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该书运用舆论学、系统论、协商民主理论、协同
理论和程序理论，试图厘清突发事件发生的原
因，突发事件的转变和过程，以及在突发事件发
生后有关舆论的发生、发展、转变的规律，帮助
政府和媒体认清当下中国突发事件的一些特
征，掌握处理技巧，进而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反
应迅速、应对科学、富有成效的舆论引导体系。

突发事件及其舆论引导是一个复杂和庞
大的课题。在学习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探索：该书研究了突
发事件的演化特征及不同类型突发事件之间
的转化规律，为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提供
了理论基础。该书着重关注了突发事件中信
息的变异和应对，把信息变异放在社会关系的
变异中加以审视，尤其是对突发事件中谣言的
传播和治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首次运
用程序理论对突发事件中的媒体生产进行深
入研究，是一个理论创新之举。该书不仅关注
政府和媒体对舆论引导的主导作用，还把社会
组织作为舆论引导的主体加以研究。这样，无
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的舆论场中，都进一步完
善了舆论引导的主体系统，为进一步做好舆论
引导拓展了主体范畴。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旨在为我
国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执行方案，
减少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建
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评估体系，为政府和
媒体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的提高提供指
标依据及考核办法；将社会组织引入舆论引导
主体系统，把政府、媒体、社会组织都看成舆论
引导的主体，并主张以政府为核心建立舆论引
导体系应对突发事件，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
处。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应对突发事件：
舆论引导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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